
编者按：胡小石（1888 ～ 1962），
名光炜，号夏庐，浙江嘉兴人。胡小石
集书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等多重身
份于一身，他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之
一——两江师范学堂，是李瑞清得意弟
子。生前曾长期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工作。曾任南京大
学文学院院长兼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南京博物院顾问等，曾任江苏省文联副
主席，作协主席。著有《胡小石论文集》
等。在书法上，与林散之、高二适、萧
娴合称“金陵四家”。

胡小石先生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国
初期，那时的知识分子，当时称为读书人，
对外交往时，有两项基本条件，一是写字，
一是做诗。字要写得好，至少要合规范，
诗要拿得出手，不致出现“出韵”等错误。
这两项基本功达到了大家普遍认可的水
平，才算是合格的读书人。

小石先生小时候就能写好字。从他
早年留下来的笔记来看，已中规中矩，
但要到他进入两江师范学堂学习，得到
恩师李梅庵（李瑞清 / 清道人）指点后，
才突飞猛进，成名成家。

1918 年，小石先生应梅庵先生之召，
至沪寓其家中任家塾塾师，其时与梅庵
先生朝夕相处，接受老师指点与教导。
李氏为江西临川书香世家，收藏碑版拓
本甚多，小石先生沉浸其中，学识大进，
书艺大为提高。

当时，沪上聚集有一大批清室遗老，
如沈子培、陈散原等，本是小石先生的
乡先辈与业师，又如郑大鹤、徐积余、
刘聚卿、曾农髯等，与梅庵先生时相过
从，品评金石书画，小石先生优游其间，
得闻绪论，迭经淬砺，学问已成熟，其
时已撰就《金石蕃锦集》二册。

梅庵先生以书画享大名，其时寓居沪
上，以此维持生活，小石先生随之公开鬻
书。1919 年，曾农髯（曾熙，张大千之师）
作《胡小石先生鬻书直例》，其中写道：
“小石书有万马突陈之势，犹能据辔从容，
盖六朝之宋董也。或者曰：小石隘，其
书矫。髯曰：其隘也，不可及也；其矫也，
此其所以卓然能自立也。”

胡小石书法作品

知人论世，后人应该明白，此时沪
上仍未脱晚清风习，又兼名家汇聚，一
个二三十岁的读书人要在上海这一文化
市场上公开卖字，如果不具备一定实力，
怎能占有一席之地？上海是十里洋场，不
少书家以书写商店匾额博得知名度。我
在上海读书时，到处可见一位马姓书家

书写的商店招牌。此人写的字功架很足，
但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看？小石师曰：
“此即所谓俗书。”那些只讲究用笔、
章法等技巧，而胸无书卷、又欠性情的
书法家只能迎合世俗，以“姿”“媚”人，
小石师对此自然不予好评。

早年高校中的教师，特别是教授古
代文史的教授级人物，在书法上都有很
高造诣。南京的高校，从东南大学起直
到改名为中央大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至三十年代，集中了一大批学术界的精
英人物，他们常结伴出游，或逛后湖，
或玩钟山，或游苏州等地，且多杯酒酬唱，
留下诗篇以作纪念。

吴梅、黄侃等也常为人题字。黄侃
才思敏捷，书法圆润流美，题写的文字
措辞之美，属对之精，令人叹服。吴梅则
以曲学享盛誉，书法亦娟秀可喜。可就
当时而言，社会上并没有把他们视作书
法家。小石师不然，平辈中人也认为他
书法造诣独超众类。辟疆师（汪辟疆先生）
的名著《唐人小说》，王晓湘的名著《词
曲史》，都是请小石师题署的。

徐悲鸿评其书法曰：小石才气洋溢，
书旨微妙，自得流沙坠简，益清丽浑朴，
便欲镕铸两汉晋魏，突过隋唐名家，时
人或未之信也。书贵有真意，而宋人太
乏工力，否则若朱晦翁、苏东坡，俱是
不可一世才德，而未跻极诣，则此二者
胥不可偏废也。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工作，叶恭绰先生时年已八十
左右，大家都称他为叶老。他出任汉字整
理部主任。他知道我是南京大学的学生，
出于小石师门下，而他们又是几十年前的
朋友，故倍加关切。1956 年年底，我应
小石师之召，考回母校当副博士研究生。
离开北京前夕，赴叶老家中辞行。叶老
很重感情，看到我去告别，略带哽咽地说：
“我年纪这么大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
能再见面？我要送你一件东西，当作纪
念。”我就表示请他赐一件墨宝留作纪念。
随后叶老就送来了一幅字，上面写的是
张九龄的《感遇诗》（江南有丹橘）一首。

一回南京，就去拜见小石师，并转
达了叶老问候。小石师详细询问了他的
情况。我说，叶老送我一幅字，留作纪念，
小石师就说：“他的竹子画得好，你应该
请他画一幅竹子。”只恨我当时见闻狭窄，
否则请他画上几笔，再题诗留念，那不
就留下一幅诗、书、画三绝的佳作了么？

小石师让我把叶老馈赠的这幅字拿
去看。他品味了一番，提问道：“你看
这字是学谁的？”我对书法的知识极为
有限，无法确切地回答，但在老师面前，
却也不必遮遮掩掩，于是就如实答道：
“我看叶老的字像是出于黄山谷的。”
小石师不正面评述，只是有趣地说：“叶
誉虎（编者注：叶恭绰字誉虎）的字是
学阮大铖的，只是他不愿意讲就是了。”
我很讶异，却也无言可对。明末的马士英、
阮大铖等人虽是一代奸臣，但在文墨上
有很高的修养。阮大铖的字，我自胡金
望先生处获赠其所整理的《咏怀堂集》
之前，没有看到过。小石师鄙夷阮的为人，
但对他的所长却也不一笔抹杀。

小石师提到：“有一次叶誉虎到南京
来，我请他一起去玩清凉山，他不敢去。”
因为清凉山上有座扫叶楼，对方不免有
所忌讳。他们这辈人在怀旧时，常是夹
入一些有趣的小掌故，让人感到生动且
富有情趣。

我们从胡小石师问学，已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生都用钢笔与铅
笔写字，很少人用毛笔了。他也不再讲

授书法方面的课程，但社会上慕名而来
求学的，仍然很多。而且彼时强调知识
分子劳动化，因此不少服务性行业的单
位也来求字。

当年中央大学的那些教授，都喜欢
上馆子去聚餐，小石师在上课之后，时
而也带我们去上馆子，馆子里的人都认
识他，一见到他带人来，就立即告诉后堂，
让水平最高的老师傅掌勺。

小石师介绍陈方恪先生来为我们上
目录学课。陈七先生为陈散原之子，陈
师曾、陈寅恪之弟，早年为贵家公子，
见多识广，诗酒风流，人称吃精吃怪。
他有魏晋时人的风范，放浪形骸，常到
街头巷尾一些不起眼的小馆子中去进餐，
结果却在山西路的一家小店里发掘出了
一位名厨。此人原来是汪伪政权中江苏
省省长陈群从福建带出的一位名厨，后
厨师流落在外，开了一家小饭店维持生
活。陈七先生品尝后，觉得此人出手不凡，
就问清了底细。小石师得知后，也常带
我们去品尝。一位名教授，带着四五个
研究生，挤在一张简陋的小方桌上，真
是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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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师品评书法，不但重个人风格，
还重时代风貌，以为一代有一代的书风。
他家里挂着一对史可法的条幅。我读高
中时，正是汪伪统治时期，周佛海出了
本《往矣集》，里面谈到他收藏着史可
法临终前的一封家书。国破家亡之际，
史可法临危受命，叮咛反复，心系家人。
孤忠大节，千载之下令人景仰。后来我
到扬州史可法纪念馆去参观时，看到墙
上有一砖刻，上面
正是那幅临终家书。
我就此提问，周佛
海收藏的是否就是
原件？小石师说，
史可法临终前的家
书社会上流传很多，
好多是他人模仿的。
他家中挂的这两条
字，也不是史可法
的真迹，但当为晚
明清初书家之作，
因为该时期的书法
就是这样。

书法上的这种
现象可以说明很多
问题，小石师举例
说：像孔宙碑、张
黑女墓志、流沙坠

简、石门颂等书家，名不见经传，但他
们留下的书法却代表了一代书风，足以
说明一个时代孕育了该一时代的人物。
这种见解，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

小石师学问博大，书法上的见解只
是其学术修养之一端而已。他曾应邀到
各种学术单位作各种专题的学术报告，
记得 1953 年纪念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屈原
时，南京大学于端午节前请他作了一次
有关屈原的报告，他就提到了某位画家
所画的屈原像冠服不当，当时听众中有
傅抱石、陈之佛等人，均表示钦服。

清末民初的学者，无不嗜读《世说
新语》，黄侃曾作有《汉唐玄学论》一
文，广获时誉。现在的人提到章黄学派，
一般都视为一个研究小学的群体，实则
章、黄建树多端，即以文史而言，二人
均重魏晋文学，故于《文选》《文心雕龙》
等典籍尤为关注。

中央大学的这批教授中，黄侃自是
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小石师与辟疆师
与其同事多年，交往甚多，晚年教课或
闲谈中，亦常叙及黄侃的一些轶事。

章太炎与黄季刚（黄侃）恪守小学
方面的正统学问，不重金文甲骨，不过
二人之间还有区别。章太炎对金文甲骨
拒斥甚严，黄季刚则表示不可尽废，只
是世传金文甲骨赝品太多，而当代学者
又水平不够，还不足以进行研究。

罗振玉治甲骨，在日本印就《殷虚
书契》后，放在一家书店内出售，售价
奇高，好像要一百二十银圆一部，但学
术界人如想购买，托朋友去向罗氏洽购，
则可降价售出，差别甚大。

小石师很早就以治甲骨文名世，他
的《甲骨文例》一文，学界均视为治契
文文法的开山之作，因此他托人去买时，
好像只花了八十大洋。黄季刚也托人去
洽购，罗振玉一听是黄季刚来买，就给
他个下马威，说你们师徒二人都说甲骨
是假的，如今要来买书，想降价，办不到，
要买就到书店中去买。黄季刚被他好好
整了一下，只喊“这个月可要勒紧裤带
了”。小石师结交多名人，言及此等趣事，
可作学林掌故看待。

辟疆师号展盦，与黄季刚交情深厚。
有一次，辟疆师与我漫谈往事，说是“季
刚晚年的文字，比不上年

专版本版编辑：刘成
Email:9988lc@163. com 5

胡小石先生

胡小石  四体书四条屏

2019 年 5 月 30 日
第11期　总1258期

胡小石：卓然能自立
◎ 周勋初

（下转第6版）


